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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秋即景

桐林分锦色，枫径积轻凉。

向晚风微处，遥闻桂子香。

王井飞（开阳）

夜过七彩湖

天摇星影动，七彩夜生辉。

逸兴随波涨，明灯载梦飞。

邹国璋（白云）

过匀城小围寨

经年阔别而今回，覆院梧桐去后栽。

灯下相逢俱不识，门中人问客何来？

冉竞华（观山湖）

鸟笼

世事尘心入梦来，笼中方寸锁灵台。

一朝困在樊笼里，空对韶华独自哀！

徐一雄（云岩）

茶

夜雨清风洗嫩芽，云山采叶染朝霞。

汲泉煮水寻春味，香雾先来百姓家。

刘维桥（观山湖）

冬日即事

一庭花草半萧疏，慵懒无心出小庐。

抱得猧儿闲坐久，任他日暮又何如？

何世洁（云岩）

观甲秀楼有感

昨夜筵席笑语多，举杯相敬事蹉跎。

明朝前路通何许？ 甲秀楼边泛碧波。

袁才友（花溪）

山行

叶落山深石径明，寒溪浸竹雾岚清。

淡云疏壑秋声静，老树簪花雪瀑迎。

李荷莲（花溪）

圆月

何曾明镜挂高台，竟引千年月桂开。

也照婵娟多不聚，纤纤倩影梦中来。

杨茂（清镇）

观城有寄

银杏苑中细雨寒，夜来梦醒怨衣单。

曾经沧海一壶酒，醉卧喧嚣不肯还。

常胜（观山湖）

寄诸兄弟

往事经年曾对饮，绮怀几处更狂歌。

昆仑意气交心久，沧海文章奈世何。

风雨四方如鼓角，烟尘中岁自干戈。

无情最是一轮满，照尽人间离别多。

张兴（花溪）

癸卯深秋题

时来小病未足烦，每是秋晴怕仰山。

榻冷皆因槐梦了，杯空只待柳风还。

临窗赋咏徒成对，起路寻逐喜作单。

一岭无尘枫叶朗，千丛漫野为谁燃。

刘灿（花溪）

元旦

元日春风到万家，仍飘瑞雪舞飞花。

皑皑岭谷作新色，旺旺柴炉煮老茶。

离雁回归思故地，浮云倚暮过危崖。

屠苏满饮传击箸，烂醉方休笑马趴。

袁久森（云岩）

赏夜吟思

冷月孤星照晚空，凄身残影伴霓虹。

清心遥寄云深处，梦影残留烟雨中。

把盏迎风浇过往。 推窗赏夜看迷蒙。

流年似水难追忆，永驻青春效古松。

朱毅忠（修文）

蝶恋花·秋词

楼外香樟青绿树，夜半雷声，尽洒

疏帘雨。 灿烂春光谁付与？ 秋来更惹离

愁绪。

曾忆明湖欢乐趣，憔悴容颜，无奈

卿归去。 雁寄云书肠断语，相思入骨何

时聚？

杨芳（白云）

朝中措·醉望闲庭

竹篱藤架惯繁芜。 花影似清癯。 夏

雨闲庭轻洒，碧荫恰隐青芦。

生来庸碌，怡然僻院，且自糊涂。

何羡冲霄傲雁，半坛浊酒频沽。

王桂梅（白云）

西江月·秋兴

稻谷香飘秀野，白云游弋苍穹。 长

坡万盏橘灯红，水鸟悠闲浮动。

把酒频添逸兴，凭栏畅享金风。 一

弯新月缀江东，无尽秋思萦梦。

刘兵（南明）

西江月·村行

向晚村中信步，闲听虫草呢喃。 人

间可爱是田园，狗吠鸡声烂漫。 恰有暖

风迟日，心无琐事二三。 释然一笑问青

山，可与神仙作伴？

徐彩云（修文）

【双调·水仙子】小阳春

阳春虽小也宜人， 日色染霞好暖

心，清风到处更酥巽。 有花儿忙吐馨，

惹蝶儿飞舞欢欣。 暂得悠然趣 ,休言雨

雪临，抖擞精神。

陈正非（清镇）

凤凰台上忆吹箫

清蕊霜凝，残枝雨坠。 晓来零落空

庭。 对一秋萧瑟，瘦骨伶仃。 非是东篱

异种，谁见得、损魄销形。 飘摇处，西风

肆虐，泣露无声。

朝夕，秀容自展。 凭雾隐云开，漫

向虚盈。 纵是无人共，莫负生平。 好梦

新晴来日，应未逊，姿态娉婷。 仍须待，

藤枯复苏，岁转年更。

杨昶（观山湖）

车过“丝绸之路” 有怀

胡马萧萧烽火燃， 胡尘滚滚蔽天

山，汉家特使出阳关。

丝路迢迢三万里， 沧桑历历两千

年，抚今追昔忆张骞。

刘大智（南明）

点降唇·客度他乡

客度他乡，隆冬暖暖撩飘絮。 翠芽

当侣。 行到云深处。

铁轨铿锵。 车在云中舞。 云不语。

意迷归路。 元旦随车旅。

刘云（白云）

如梦令·惜春

犹记花繁叶茂，梦觉月庭空照。 阵

阵雨和风，烟水残红衰草。 些恼，些恼，

布谷耳边频叫。

陈正非（清镇）

巫山一段云·滇池

莫道冬来早，春城景色新。 半边霁

霁半边云。 信步走湖滨。

飞羽人间闹，流波载客身。 林间去

踏草如茵。 两两正相亲。

何伟（云岩）

����白菜古称“菘” ，古人常云：

早韭晚菘，以早春的嫩韭和秋末

冬初的白菜为美。 白菜似乎是为

冬而来，为冬所生，南宋诗人范

成大说：“拨雪挑来踏地菘，味如

蜜藕更肥醲。 ” 白菜须经了轻霜

小雪打压、浸润，才会出落得俊

秀挺拔， 才会有青白相衬的水

灵， 也才会有甘爽肥浓之风味。

可凡事不能过，太过了，被冰雪

严寒侵袭，冻僵的白菜失去了鲜

灵与美味，变得干巴巴、软塌塌，

没了好样子，也难以下咽。 只有

到了小雪节气才刚刚好， 所以农

谚云：“小雪铲白菜, 大雪收菠

菜。 ”“小雪到，菜园忙，起了白菜

码北墙。 ”

白菜是冬天的当家菜，过去

家家户户都要冬储大白菜，从

园里收了来， 挑去老帮子，一

棵棵窖存在菜窖子里。 城里人

也要买上一板车两板车， 运来

存好， 一直存到过年， 吃到过

年。 国画大师齐白石与白菜有

则趣事，他作画时听到外面有

吆喝卖大白菜的， 怀揣一幅画

出 门 ，想 用刚 画 的 白 菜画 儿 ，

换 人 家 一 车 白 亮 亮 、 光 鲜 鲜

的白菜，结果被卖菜的汉子揶

揄 一 番 ：“拿 一 张 画 的 假 白

菜，要换俺一车真白菜 ？ 想得

倒美 ！ ”

白菜还被称为 “百搭菜” ，

盖因白菜与荤素皆可搭配 。 早

年，日子穷苦，白菜炖豆腐炖粉

条，就算是最美的菜肴了。 白菜

清清白白，豆腐白白嫩嫩，红薯

粉条儿白糯筋道 ， 再放入红艳

艳的辣椒 ， 两耳铁锅坐在火炉

子上， 咕嘟嘟 、 咕嘟嘟炖将起

来， 白菜豆腐的清爽鲜香氤氲

而起。 火候差不多时，揭开锅 ，

青白红艳之色亮人的眼睛 ，勾

人的食欲。

白菜炖肉 、炖红烧肉 ，那是

乡间最美的冬食 。 猪是养了一

年多的黑克朗猪 ， 肉要肥瘦兼

具的五花肉 ，层次越多越好，切

成大块，先大火猛攻，再小火慢

炖 ，咕嘟咕嘟，满锅都是泡儿眼

儿 ， 直炖得色如红釉 ， 沾牙即

烂。 到了这火候，白菜才款款出

场，与红烧肉相依相偎 ，慢悠悠

炖上一会儿，白菜进了荤香 ，肉

块入了清爽，彼此浸润，相得益

彰，这才算好。 那股子热腾腾之

气，缕缕厚醇醇之香 ，未及上桌

就着实诱人，也诱馋狗，家里的

那只小狗子跟在女主人后面 ，

摇着尾巴， 吸溜鼻子……正应

了早年一句老话 ：白菜炖肉 ，吃

个没够！

不论白菜炖豆腐炖粉条，还

是白菜炖红烧肉，我以为其绝配

就是白花花软糯糯香喷喷的大

米饭 ，佐着这白菜炖菜，风卷残

云一通 ，三大碗扒进肚儿 ，里外

都热热乎乎， 摩挲摩挲肚子，直

呼“舒坦” ！

老家有句俗语 ：“好吃不过

饺子，舒服不过躺着。 ” 指的是

农 家 餐 桌 上 最 好 吃 的 要 数 饺

子， 而尤以白菜馅儿饺子最为

普遍 。 无论是与粉条豆腐馓子

搭配 ，还是与猪肉剁馅 ，冬天包

饺子吃都最具风味， 不仅是味

足味美， 还有人情味儿包在里

面。 前些时，我在微信朋友圈看

到友人发的一段话 ， 称她的老

母亲包了白菜猪肉粉条饺子，

狼吞虎咽吃了两盘 ， 冬日所有

的风寒都化了……是啊 ， 白菜

饺 子 里 ， 是 能 品 出 妈 妈 的

“暖” ，品出妈妈味儿的。

白菜能把寒冷的冬天炖热

炖烂，炖得厚味十足，香香甜甜。

当风雪夜归的游子推开家门，看

见一桌热气腾腾的白菜炖菜、白

菜猪肉水饺，看见一

张 张 亲 切 的 笑

脸，那是什么感

觉？ “团圞坐儿

女 , 一 笑 醉 流

霞。 ” 所有的漂

泊 之 苦 之 寒 之

累 ， 都 化 为 乌

有， 沉醉在

白菜青白之

色营造的暖

意中……

我的霹雳舞时代

■韩浩月

����清晨，去居所附近的荒坡走一会

儿，便能找到内心的秩序。

经霜后的芒草 ， 茎叶直立 ，紫

霭霭一片 。 芒花耸立 ，宛如乍出的

冰激凌冷气袅袅 。 沟渠里无数野

水芹 ，丛丛簇簇 ，拥在一起取暖 。

掐一秆嫩茎闻嗅 ，药香沁人，殊为

醒神……

水杉换了新衣，满身针叶，由翠

绿转为褐红， 仿佛一夜间的事情 。

故，岁尾隆冬之际，不免有急景凋年

的仓促。

钻天杨繁复的叶子落尽万千，徒

留一身筋骨，如若王羲之书法，直愣

愣斜插天际，倘饱蘸墨汁继续铁画银

钩，何尝不可以写一幅《奉橘帖》？ 带

着东晋的古气寂气。

毗邻荒坡的甬道两侧， 遍植法

国梧桐 ， 千亿众叶片黄翠相容 ，风

来，车马喧喧 ，动一叶而发万千声

的雍容华贵 ，衬着蓝茵茵的天极目

而望，分明有巴洛克教堂的高耸与

壮阔。

走着走着，天地间，只我一人。

决定踏访相邻小区。 那里有我喜

欢的若干树种：鹅掌楸 、杜英 、广玉

兰、银杏。

到底是来迟了。 鹅掌楸早已过了

一年中最绚烂的年华，叶子落得差不

多了。 冬青草丛中挑最漂亮的，捡起。

一会儿，手里攥了一大把。 无一不美，

一片也不能舍弃。

鹅掌楸高大直立， 雌性树冠上，

徒留千百枚指针状果托，形似大叶栀

子的花托，黑压压如鸦。 一阵风来，枝

头个别黄叶子飘飘逸逸徐徐而下，孤

独的黄叶于空中打着旋儿，犹如卡门

咏叹调拐着弯儿自天上来，更似圣桑

《天鹅之死》———水波粼粼中， 大提

琴的哀婉低徊。

没有人比我更爱鹅掌楸的了，

我攥了一大把漂亮的马褂木叶子，

来到高耸的白玉兰树下。 它们的叶

子也落得差不多了，仰头向天，忽被

一片沉重而巨大的叶子砸中额头 ，

挺痛的。

忽而一阵大风， 近旁几株高壮

的杜英树喧哗如滔 。 杜英这科树

种 ，异常奇特 ，愈到隆冬 ，叶子愈

绿，是兑了墨汁的绿，绿得厚重、内

敛、自持，遍布绿光 ，像心里有喜悦

之事一直亮堂堂的。 站在树冠下，

那密不透风的叶子将天光悉数收

尽 ，又是另一层阴翳之美了。 暮春

初夏 ， 是杜英一年中的璀璨时节，

一株株大树 ，叶子半红半绿 ，参差

有序 ，那种红并非浅红粉红 ，而是

殷红，是将一颗心捧给你的真挚的

红， 始终不改梦里也要闪烁的美，

真是无以形容啊。

收获一把殷黄的马褂木 ，心满

意足回到自己小区 。 隔老远 ，陌生

人好奇探问 ： 你拿这么多树叶做

什么呀 ？ 旋即植物学家附体的我 ，

耐心普及 ：因为它漂亮啊 。 你看 ，

它是鹅掌楸的叶子，像不像鹅掌 ？

陌生人点点头 。 我继续唠叨 ：它也

叫马褂木 。 我抽出一片 ，捻着叶柄

倒立给陌生人看 ： 它像不像清朝

官员穿的服装 ？ 陌生人笑不拢嘴 ：

是的，是漂亮 。 我复补充一句 ：我

们小区没有， 隔壁小区有很多这

种树 。

双方都好开心———我为普及了

植物知识而高兴，她为看见了一把美

丽的树叶而喜悦。

我门前一爿竹林， 到了隆冬，也

迎来了一年中的好时节。 竹叶两两

相对，横生于竹枝。 霜降以后，竹枝

稍部初黄， 顶部依旧翠绿。 寒风习

习 ， 叶片黄绿相间 ， 堪可入画的

美———半是枯萎半是新生，把钴蓝的

天洇染着……每次站在露台面对这

一爿竹林， 总不免想起远在绍兴的

徐渭，无论他笔下的竹抑或兰，总是

遍布浮世的寸骨与疯癫， 以及纵横

捭阖的自由。

再落一场薄雪，我门前的竹林更

美了。 雪匿竹叶窝处，静谧无声，像一

个人走了很远很远的辛苦路， 掉头

去， 风吹黑发。

回首来，雪满白

头 。 每一根竹

枝，浅浅地坠下

来，坠下来，有谦卑虚己之美。

每日黄昏下班， 沿一片湖骑行，

自东岸而南岸。

东岸遍植垂柳，透过柳枝，橘红的

阳光在宝石蓝的水面跳跃。 波光潋滟

中，柳叶一日黄似一日了。

少数几株白玉兰，叶子一夜落尽，

北风萧萧，送来瑟瑟寒意。 道旁的腊

梅正在育苞，若有暗香浮动。

沿南岸，向西骑行，晚霞漫天中

豁然开朗，宛如梦境，更是一幅宋元

的山水长卷———地处北纬 35 度的

这座城市 ，自霜降以来，乌桕华叶

满身， 披披伏伏里珍贵如黄金 ，到

得大雪前后 ， 方才涅槃 ， 殷红 、深

红 、浅黄 、深黄 ，为主打色系 ，更美

的，则是珠翠满头 。 雌性植株上的

果实为寒风所吹裂 ，绽出雪一般的

絮状物。

甬道边的晚樱 ，同样红黄相间，

于湖畔低低起伏 。 隔一条砖石小

径 ，便是一排排乌桕 ，齐齐唱着辽

远之歌 ， 好比瑞士琉森露天音乐

节，风声如小号 ，于湖面低低升起，

乌桕如隆隆鼓声 ，飞速过度至快板

的昂扬 ，轰轰烈烈一如贝多芬《第

五交响曲》。 那些苍翠的樟树肃穆

如黑管 ，一路沉潜着 ，吹出隆冬的

沉郁之歌。

每一黄昏，在这自然之声中穿行，

它一日日洗礼我，不必为俗世规范所

羁绊。 虽困于不可测的命运，却也自

成宇宙，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内心的

星辰次第亮起……

自然的涛声澎湃中，又是一日呢。

有一个清晨，去菜市，拎上满满一

兜菜。 骑上小电驴，不经意抬头，天空

澄澈，蓝得真挚，白云一块块，富于秩

序感，像极徽州毛豆腐发酵后生出长

长的絮状绒毛，想去舔一舔。

望着望着，天地间，独我一人。

����前段时间，祖父快要满六十岁的

头一天， 大清早起床后不见了踪影。

祖母着急得不得了，在房前屋后到处

喊，喊声在山湾湾里回荡，哪家都听

到了。

要是在往天， 逢下雨的这个时

候 ，祖父从小窗里看到天亮 ，抬身

从床上爬起， 就着草房里麻麻的

光，装上一袋烟，点燃。 他把门拉得

吱嘎响 ，弯腰走下石梯 ，在廊檐下

靠墙坐好，一口一口地品尝 。 他那

燃烧着火光的烟叶 ，丝丝冒烟 。 那

雨 ，从草檐一溜溜滴落，在石板上

溅开一朵朵的水花，亮晶晶的。 水

花从一排经年累月的石窝里跳出

来，声声脆响。

刚出笼的鸡仔叽叽叫，在祖父的

草鞋上跳来跳去， 啄一下脚趾头，让

祖父脚痒。 它们或在祖父脚边觅小

虫，和祖父一起听听雨中的天籁。 那

布谷鸟也叽叽呱呱， 多远都听得到。

它们这个唱罢那个又来， 音色饱满，

音质纯厚，那一定是向着草禾的声声

呵护。

住在半坡， 祖父的日子平平常

常， 天晴时进菜园追肥理草除虫，下

雨在家守着祖母坐。 有时，祖父祖母

会把我们唤去， 伏在他们的膝头上，

为我们掐去衣服夹层里的虱子。 此

时，祖父说，他记着祖母的情哩。 他们

年轻的时候，逢上饿饭年代，祖母自

己舍不得吃，宁愿自己少吃点，都要

给祖父留着好吃的。

还记得去年祖父生日，来了两三

桌贺寿的寨邻和亲戚， 头天吃了满

满一天，晚上吃宵夜，第二天早上过

了早， 又还有一顿早饭， 大家才散

去。 妯娌婆姨忙得脚不沾地，祖母也

累得不行。

没想到今年，队上的人正要给祖

父贺寿，却听说祖父不见了，都来帮

着打听。 祖母叫父亲和二叔两弟兄及

家小，想尽办法把祖父找回来。 祖父

到底去了哪里呢？ 牛儿在的，牛圈楼

上的包谷壳里虽然暖和，但他不会在

里面睡觉。 祖父没去割草，那山坡上

没有草棚也没有可以躲雨的岩洞，他

更是不会去了。

到队上的人家挨着问个周到，没

有哪家说看到祖父的身影。 老人不见

了，这是从来没有的事情。 队上的人

寨上的人越是上门来问，越是让一家

人难为情。

祖父生日的第二天过后， 自己

一个人回来了。 见他一脸笑呵呵

的，家小又生气又欢喜 。 祖母做好

了包谷饭 、嫩豆花，吩咐家小添帮

着端来饭菜。 问他过生日咋不见

了？ 他说不图热闹 ，做生的事情一

回就够了，免得谁都捡得累 。 问他

躲哪里去了，他说要往哪里躲 ，不

就是去一趟幺公家嘛 ！ 他是我亲

兄弟 。

冬叶帖

■钱红莉

躲生

■贾长远

����好朋友聚会，喝得兴高，竟禁

不起怂恿 ，席中拉开椅子，以窗

帘为背景，进行了一场简短的少

年时喜欢的霹雳舞比赛，后来我

把比赛场景简单剪辑一下放到

了群里，有群友调侃：“几个菜喝

成这样，都能跳霹雳舞了” ？

回忆 1987 年，我刚从乡中学

转学到县中学 ，上初一，骑大飞

自行车脚还够不着脚蹬子。 正是

这年秋冬季节， 在县城电影院

（翻墙零元看）一遍遍地看《霹

雳舞》， 对于那个年龄第一次看

见四层楼都颇感震惊的少年来

说，看银幕上一群时髦男女青年

如此机械又如此自如地摆动四

肢与腰身 ， 那种震撼感无以言

表。 导致的最直接后果，就是上

手模仿，“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

作诗也会吟” ， 那部电影恐怕至

少看了不下三十遍，乃至于县城

里的少年们，无师自通都学会了

几手霹雳姿势。

对，也就勉强算是姿势，算不

得舞 ，“月球步 ” 、“拉绳子” 、

“擦玻璃” 、“过电” 、“换膝盖” 、

“鸭子步” ，样样都会，但就是没

法组合在一块， 好在那会儿也没

人组织“斗舞” ，胆子大点的，能

在电影院、台球厅表演几个动作，

就已经能赢得姑娘们投来青睐的

眼光，很帅了。

我认识一个朋友叫健健，他

是我们那伙人当中唯一能串起三

个动作以上的霹雳舞高手，有段

时间我常和他“流窜” 在县卫校

和县医院，和正在上学或已经毕

业的护士姐姐们交朋友，他就时

常在学校门口或者医院走廊里，

做出漂亮的“月球步 ” ，脚底抹

油了一般地丝滑。 我从来不好意

思跳 ，只是远远地看着他 ，装作

与他不认识。

霹雳舞在县城流行的时间很

短，和我们的青春一样短。 不知

道什么原因， 突然就不流行了，

此后沉寂了二三十年，直到街舞

通过综艺火了，街上各种街舞培

训班也多了起来之后，霹雳舞才

算又被重视起来，导演大鹏拍了

部以杭州亚运会霹雳舞比赛为

背景的《热烈》，最后的比赛情

节堪称精彩。

2023 年秋天，我坐在电脑屏

幕前看老电影《霹雳舞》，恍如

隔世， 表情迷离且不失尴尬，想

起几年前跟上小学的女儿说，你

爸年轻时还跳过霹雳舞呢，她不

信 ，说除非我能跳几下，我在沙

发上伸了伸胳膊，看了下客厅之

间的空闲位置，连站起来的心思

也没有，悻悻地说了句“算了，怕

闪着腰” 。

霹雳舞作为街头文化， 它所

带来的直接作用是消解暴力，在

电影《霹雳舞》中有不少场景 ，

斗舞时虽然带有明显的肢体冲

突架势，但跳这个舞蹈最大的要

求之一，就是双方不能有身体接

触，于是怎样让自己惊艳的舞蹈

动作在对方眼皮底下划过又不

触及对方，成为衡量舞蹈质量高

低的一个规则。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

县城， 街头卡拉 OK 比霹雳舞更

能代表街头文化， 比起卡拉 OK

的老少咸宜， 霹雳舞只属于半大

小子， 尤其是属于那些城乡接合

部的少年。

霹雳舞 2023 年入亚，2024 年

入奥，这其实已经是来晚了，来迟

了，现在的霹雳舞，早已不是当年

的霹雳舞，现在的年轻人，学跳霹

雳舞的初衷与目的， 也与几十年

前大不相同。

我绝对相信现在的霹雳舞，

动作花样更好看了， 但我还是喜

欢和欣赏早期霹雳舞的质朴与笨

拙———那些模仿电影跳舞的年轻

人， 如今多少都还带着这点质朴

与笨拙，在用力地生活。

白菜炖冬

■刘琪瑞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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